
“云游敦煌”火起来背后，是博物馆文创思维全面“上新”

博物馆文创正迎来数字变革。 疫情

袭来的这些日子，登上“云”端的博物馆

数字文创火了。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莫过于敦煌研

究院推出的“云游敦煌”小程序，上线仅

10 天，总访问量即突破 500 万。 它所内

嵌的 “今日画语”“敦煌诗巾”“为壁画填

色”等多个板块，无不让宅在家中的人们

动动手指便乐此不疲。近日，这款小程序

更凭借“上新”的系列动画剧进一步引爆

流量，“圈粉”无数。 “壁画活了，仿佛回到

那个久远的盛世！ ”“从来不知道敦煌可

以这么美！ ”……网友们纷纷留言感叹。

动起来、游戏化、交互感强、个性化

定制……从时下热门的博物馆数字文创

中，能够提炼出这样一连串关键词。在文

博界专家看来，转换思维、从互联网领域

汲取营养， 形成了一套新鲜的文创思维

逻辑。 而在深谙互联网思维的专业人士

眼中，激活传统文化 IP 所采用的新兴技

术本身不足为奇，稀奇的是 IP 的故事内

核，传统文化意涵本身。这样的对比是富

于启示的———不同领域的跨界融合 ，或

将为传统文化的“破壁”“出圈”之路撬动

更多可能； 而最终什么样的故事内核适

合数字化的表达与传播， 其实也颇为值

得深思。

斑驳的敦煌壁画在小
程序里活了， 悠远的盛唐
生活在广播剧里近了

“传说山中住着一只美丽的神鹿，从

来没有人亲眼见到过它。这一天，皇宫里

的王后梦见了神奇的九色鹿， 她醒来后

久久不能平静……” 距今千余年的斑驳

壁画动了起来， 低沉的配音将莫高窟第

257 窟九色鹿的故事娓娓道来， 屏幕前

的人们恍若身临其境。 这是敦煌研究院

携手腾讯出品的敦煌动画剧中的一集，

名为《神鹿与告密者》。 4 月 13 日起，这

一系列动画剧在“云游敦煌”小程序上首

播，每天更新一集，每集不超过 5 分钟。

故事无不来源于莫高窟经典壁画，如《太

子出海寻珠记》 以第 296 窟善事太子本

生故事为蓝本，《谁才是乐队 C 位》 活化

的是第 112 窟的反弹琵琶，《五百强盗的

罪与罚》 由第 285 窟的五百强盗成佛而

来。观众不仅可以在每部动画剧的背后，

找寻到相应的敦煌壁画与寓言故事，还

能亲自参与到故事的演绎中来， 或自行

选择故事和角色尝试配音， 或邀请他人

分饰角色合作完成故事配音， 进而进行

社交分享。

同样是在疫情期间， 陕西历史博物

馆携手畅听旅行的 15 集儿童广播剧《神

奇长安开讲啦》， 让馆藏的 15 件国宝级

文物借助耳畔声音， 活灵活现潜入很多

小朋友心中。这一系列广播剧的主角，是

西安市的一位六岁小朋友———唐小安 。

在每一集中， 唐小安都体验了一种唐代

职业，深度亲近一件国宝：唐朝将军带他

看国际马球比赛怎么比， 由此引出唐章

怀太子墓的《打马球图》；唐朝驯兽师带

他看舞马特技怎么玩， 由此引出何家村

遗宝《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唐朝歌唱

家带他看唐朝巡回乐团什么样， 由此引

出大名鼎鼎的唐三彩载乐骆驼俑……集

与集之间的衔接，是闯关式的环环相扣，

让人很是过瘾。

“当国宝遇上国漫”的有声贺卡，是

春节前夕上海博物馆与国产动漫 《秦时

明月》 合作推出的， 今年已升级为 2.0

版。动漫中的秦始皇嬴政、武将蒙恬与扶

苏、胡亥等历史人物，分别化身上博馆藏

文物商鞅方升、 透雕蟠龙纹鼓座和商代

玉虎的代言人，为观众送上因文物、角色

而异的新年祝福。这一系列拉风的贺卡，

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解锁、定制、转发。

小程序、表情包、综艺、影视、游戏、

动漫、音乐、广播……最近一两年，国内

诸多博物馆纷纷瞄准数字文创发力，尝

试着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来满足观众体

验的新要求。 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为博

物馆与数字化技术的这种融合按下加速

键，也将更多人的视线聚焦于此。 “上博

可以说较早就整合了线上的文物文化资

源，借助互联网传进千家万户。借力互联

网思维， 博物馆将进一步打开想象的空

间和服务公众的空间， 构建新颖的博物

馆社会关系。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告

诉记者。

提倡创造、 分享的互
联网思维， 将博物馆文创
带往充满想象力的新阶段

“博物馆数字化是全球博物馆持续发

展的促动力，一方面使馆藏历史文化资源

得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生，另一方面极

大激发了公众广泛的文化兴趣。 ”艺术史

博士夏小双告诉记者。 他认为，中华传统

文化久远丰厚，但让其以什么样的方式走

进当代人们的生活中需要思考。

对此，不仅需要借力新兴技术，也需

要借力互联网思维。其中，交互性就被认

为是相当重要的一点。 这样的数字文创

产品不仅可以让用户欣赏，还可以评价、

创造、分享、传播。 一位从事博物馆数字

化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 其实好几年

前，敦煌研究院就曾推出《舍身饲虎》《降

魔成道》 数字动画， 时长均为半小时左

右， 在业内很是惊艳， 大众知晓度却不

高。单论画面精致程度，她认为新近上线

的敦煌动画剧未必及得上此前那两部数

字动画，但最近它们之所以成为爆款，或

许就在于这些短小的动画剧以及 “云游

敦煌” 小程序淋漓尽致地应用了互联网

思维。 “像是给动画剧配音、给壁画填色、

DIY 丝巾、 抽取每日画语等小程序里的

一大波操作， 允许用户自主参与甚至个

性化定制， 都强烈激起了人们的代入感

及主人公思维。 他们会感觉自己在自由

创造并共享这种价值， 会到一切可能的

地方去分享，让身边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从而使产品的影响产生无穷无尽的化学

反应。 ”

时下，多家博物馆开始“借梯登高”，

与互联网企业联手布局文创。 仅仅与腾

讯合作的国内文博机构， 就包括故宫博

物院、敦煌研究院、秦陵博物馆等，多种

数字化产品已经推出。 这是一种被称为

“新文创”的发展趋势，绝非简单把文化

进行数字化或网络化， 而是一种全新的

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 将把数字文化带

到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新阶段。

博物馆里太多故事有
望成为超级 IP， 这样的转
化步伐却也不妨放慢一些

在互联网业内人士看来， 博物馆数

字文创真正打动用户内心的 ， 不是技

术， 而是内容， 能够与用户产生共鸣的

优质内容。 一部 《西游记》， 几百年间

经过无数演绎、 变奏， 依旧可以在创意

的驱动之下笑傲江湖。 推送故事背后的

相关产品， 也正是互联网商业思想研究

者吴声在 《超级 IP》 一书中揭秘的 “故

宫淘宝” 的爆款逻辑， 将产品隐藏于内

容之中， 不经意间被消费。 他指出， 故

宫淘宝巧妙利用跨界的新鲜元素， 重构

了以明、 清为历史背景的传统认知， 形

成了其独特的年轻化、 基于社交网络传

播的内容表达体系和风格。

放眼国内众多博物馆， 深藏着难以

计数的文物、 艺术品， 就像一座开掘不

完的宝库。 三星堆博物馆里 “外星人”

的故事， 湖南省博物馆里 “辛追娭毑”

的故事 ， 苏州博物馆里 “江南四大才

子” 的故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里丝绸之路的故事……太多的文物故事

都有待悉心梳理， 成为可能被创意、 科

技深度激活的超级 IP。

对于通过数字化手段让文物动起

来， 艺术评论家、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

员陈履生向记者透露了一些不同的看

法。 “正成为风尚的文物 ‘动’ 起来，

迎合了一部分人的审美眼光和需求， 但

未必符合艺术审美规律。 至少， 不是所

有文物都适合 ‘动’ 起来。” 在陈履生

看来， 某些艺术品之所以成为经典， 就

在于其将动态的一瞬间用艺术的手法加

以凝固， 达·芬奇笔下蒙娜丽莎神秘的

微笑是这样， 著名古希腊雕塑 《掷铁饼

者》 中铁饼即将掷出的一瞬也是这样。

他希望文物动起来的步子不妨迈得谨

慎、 妥当一些， 至少需要以追求极致的

匠心精神， 拿出与文物水准相当的高品

质数字文创产品。 也有人提出， 博物馆

文创插上高科技翅膀翱翔、 “圈粉” 之

后， 是不是最终依然能将用户的视线拉

回文物本身， 让人们重新品鉴文化艺术

的真味。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本报记者 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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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敦煌” 小程序中的 DIY 丝

巾板块 “敦煌诗巾”， 允许用户自主参

与甚至个性化定制。 （手机截图）

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合作的 “云游敦

煌” 小程序新近推出了系列动画剧， 迅速

“圈粉” 无数。 （手机截图）

春节前夕上海博物馆与国产动漫

《秦时明月》 合作推出的 “当国宝遇上

国漫” 有声贺卡。 （资料照片）

荨

《
太
真
外
传
》

▲ 《嫦娥奔月》

荩 《黛玉葬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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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下， 多家博物馆开始 “借梯登高”， 与互联网企业联手布局文创。 仅仅与
腾讯合作的国内文博机构， 就包括故宫博物院、 敦煌研究院、 秦陵博物馆等， 多
种数字化产品已经推出。 “新文创” 绝非简单把文化进行数字化或网络化， 而是
一种全新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 将把数字文化带到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新阶段

梅兰芳：我的戏是历经几年几十年改成功的
真实的梨园往事，不存在天才艺术家一蹴而就的传奇

《鬓边不是海棠红 》 热播 ， 京剧

传统戏码与旧日梨园轶闻随剧情一起

成为爆款 。 可是 ， 诸如 “戏曲出圈 ”

“曲高不再和寡 ” 这些评论背后 ， 仍

默认着一种等级秩序 ， 即 ， 戏曲所代

表的传统文化高高在上 ， 需借着偶像

剧的台阶下金堂 ， 走到观众中来 。 认

为戏曲降低身段地亲民以焕发又一

春 ， 这是对戏曲的现状与历史的双重

误解。

京剧在 20 世纪初拥有过强悍活泼

的生命力， 并不因其 “曲高”， 恰恰是

因为它深扎于观众中 ， 观众是拿真金

白银投票的 。 舞台实践不是靠 “知己

发糖 ” 或天才艺术家拍脑袋 。 在 “海

棠红” 的年代， 真实的 “剧场流量王”

梅兰芳虽得达官的经济支持和社会庇

护 ， 兼有齐如山等一票文人帮扶 ， 但

观众只看到他在台前自由挥洒 ， 很少

知道幕后艺术家如履薄冰的思虑 。 他

曾在晚年口述回忆录时感叹 ： “如果

只靠一点聪明劲儿 ， 凭空臆造 ， 结果

反而离开了艺术； 我在 40 年里， 哪天

不想在艺术上有所改进 ？ 何尝不希望

一下子尽善尽美 ？ 可事实和经验告诉

我 ， 这里天然存在着它的步骤和过

程。” 经典不是靠 “祖宗之法不可变 ”

地原样拷贝 ， 更不可能指望一蹴而就

的魔鬼式改动 ， 历经数年甚至数十年

难以与外人道的迂回 “微调”， 那才是

真正的 “传奇的诞生”。

首演 《玉堂春 》： 遏
制不住的新腔发展

1911 年秋天， 梅兰芳在北京西珠

市口大街的文明茶园里演 《玉堂春 》，

直到 40 年后他回忆起来仍觉得， “是

值得纪念的。” 他所难忘的是 “新腔新

调” 在剧场里创造的热烈气氛。

20 世纪初，谭鑫培敢唱敢演，撷取

各派优点，让老生唱法有了很多变化空

间，自成一派。 与谭鑫培搭档的青衣王

瑶卿受到影响，随之开始改良青衣唱腔

的尝试。 梅兰芳的伯父是谭、王二人的

合作琴师 ， 所以他教梅兰芳的 《玉堂

春》， 唱法基本来自王瑶卿。 这是一出

“骨子老戏”， 但梅兰芳学到的唱法，跟

老腔老调有很明显的不同，在当时算是

“新编”。 王瑶卿登台唱过，观众分成泾

渭分明的两派 ，有觉得好听 、希望继续

改革改良，也有嗤之以鼻的。 少年梅兰

芳很敏感地意识到 “时代前进 ，艺术也

会往前赶的， 一部分观众的主观看法，

遏制不住新腔。 ”果然，王瑶卿和他的学

生们用了不到 10 年， 就让青衣新腔传

遍戏曲界。

梅兰芳是在这样的大环境里登台

首演《玉堂春》。 当天，伯父亲自为梅兰

芳操琴，特别兴奋。演到“请医”这场，青

衣不在台上， 场上只是一个医生露面，

对王金龙磕头 ，然后按脉开药 ，走个过

场，全程没一句唱。 梅兰芳却在侧幕听

到喝彩四起， 原来是伯父拉琴兴起，借

来梆子腔的曲牌“寄生草”，观众听老琴

师拉出新曲调 ，脱口而出地叫好 ；扮医

生的演员也临场应变 ， 看出观众喜欢

听胡琴发挥 ，就故意在台上添些身段 ，

拉长时间，让琴师尽兴。 观众的情绪被

老演员的即兴发挥掀动起来 ， 之后看

到年轻的梅兰芳再出场 ， 听着青衣新

腔，便一句一喝彩 ，从大段西皮起到唱

完，整个剧场沉浸在热烈的气氛中 ，这

对新演员而言是很温暖也很振奋的演

出经历。

许多年后 ， 一些老观众还能和梅

兰芳聊起那场演出 ， 仅仅一段琴声的

回忆能让人心醉几十年 ， 可见成功的

创新所产生的能量， 是深远的。

新编 《嫦娥奔月 》 ：

艺术哪能站着不动呢

1910 年代的剧坛竞争激烈， 演员

各自没些新编戏 ， 很难在市场上竞争

上游 。 梅兰芳在上海的第一次演出后

就有了排新戏的想法 。 到第二次上海

巡演时 ， “远东演艺之都 ” 给他的压

力简直让他焦虑 ： “我了解了戏剧的

前途是跟着观众的需要和时代的变化，

我不能站在旧的圈子里， 受它拘束。”

一旦下了决心放手去做 ， 梅兰芳

的行动力惊人， 从 1915 年 4 月到第二

年 9 月， 18 个月的时间里他密集创排

《宦海潮》 《邓霞姑》 《一缕麻》 《嫦

娥奔月 》 《黛玉葬花 》 《千金一笑 》

等新编戏。 关于 《宦海潮》 等时装剧，

时过境迁以后他不讳言 “相当困难 ”

“英雄无用武之地”， 自然 “不多排 ”。

至于有人质疑 《天女散花 》 《黛玉葬

花 》 “是士大夫夺取了民间的东西 ，

将梅兰芳罩上玻璃罩 ， 做起紫檀架

子”， 梅兰芳不曾正面回应， 只在晚年

说了这么一段话 ： “现在各剧种都会

演古装戏， 观众对妆面打扮司空见惯。

可是我当年初创时 ， 一改再改 ， 耗尽

了许多人的心血 。 大凡任何一种带创

造性的工作 ， 外人只觉得还过得去 ，

里面实则是煞费经营。”

排 《嫦娥奔月 》 的初衷是做一部

中秋节的应节新戏 ， 当时是七月初七

的晚上 ， 梅兰芳在演出散场后和朋友

们吃夜宵 。 急性子齐如山当天晚上写

出提纲 ， 李释戡用了不到一星期写成

剧本。

老戏里没有嫦娥的戏 ， 她的扮相

成了难题 。 梅兰芳主张 ， 仙女一定要

符合甚至超越观众心中 “理想的美

丽”， 所以他一开始就不考虑传统青衣

的戏服 ， 决定别开生面地到仕女图中

找造型参考 ， 让舞台上出现一个 “画

中美人”。 行头前后改了三稿， 定稿的

版本是上身穿浅珊瑚色短袄 ， 下面白

色长裙系在袄子外 ， 不同于老戏服的

短裙系在袄子里。 发型是他当时的夫人

王明华设计的 ，正面梳两个髻 ，上下叠

成个“吕”字，斜插一根长玉钗。 正式演

出时，梅兰芳大胆地把电光用到戏曲舞

台上，用白光照亮嫦娥的身形，“翠袖霓

裳新换罢”，是很唯美的。

梅兰芳从不讳言 《奔月 》 是个特

别简单的戏 ， 只是在舞台上再现了工

笔仕女图里登峰造极的美 。 “我不是

成心要做这么简单， 只是在初创阶段，

这已经用尽了我的智慧能力 ， 我的经

验和学历都不够丰富 ， 只能做到那个

地步。” 他很明白 《奔月》 的局限， 却

不后悔有过那番尝试 。 他大胆推陈 ，

实现京剧舞台演出的新风貌 ， 他也巧

妙传承 ， 把老戏 《虹霓关 》 里旦角对

枪的身段改编成 《奔月 》 的舞蹈 ， 亦

新亦旧之间 ， 他看清了一生的努力方

向———吸取前辈留下的艺术精粹 ， 配

合自己的功夫和经验 ， 循序进展 。 艺

术不会站着不动 ， 总像后浪推前浪的

往前赶。

在梅兰芳成为一代宗师后 ， 有老

观众多次看他演 《贵妃醉酒 》 和 《宇

宙锋 》， 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在改身

段 。 他说 ： “我哪里是成心想改 ， 只

是唱到哪儿演到哪儿， 有了新的理解，

就会有变化。 每出戏的大梁不能改动，

但表演的功夫和火候是慢慢成熟的 。

我的戏 ， 是逐渐改成功的 ， 它们不存

在最后的定本 ， 因为艺术永无止境 ，

我不断地演， 就会继续地改。”


